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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雪乌鸦》是对一百年前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场鼠疫中普通百姓“非常态”的日常生活的描述。迟子建用

温情的笔触展示了鼠疫爆发时、灾难结束后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她用充满温馨和温情的话语来诠释人生的

苦难，把灾难中的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对温暖、对生存永恒的渴望呈现了出来，从不同的维度体现了一个作家的

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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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一直执着于人性温暖美好的一面，她
笔下的温情克服了生存的种种困境与灾难，引发
人们对生存意义的深层次的思考。她的作品在充
满温婉浪漫气息的同时也有苍凉凄婉之感。《白雪
乌鸦》通过对鼠疫肆虐下傅家甸的底层民众日常生
活的描写，揭示了人生的苦难与残忍，用温情的
力量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作品里既有讴歌
也有鞭挞，既有屈服于人生的无奈忍让也有对生
命的积极抗争。 

迟子建以人物亲历的事件，缩影一个朝代的
落魄。每个人物都是那样的庸凡普通，但每个人
物又有各自特殊的曲折事例。“动笔之前，我不
止一次来到哈尔滨的道外区，也就是过去的傅家
甸，想把自己还原为那个时代的人。在我眼里，
虽然鼠疫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一个地区的生活
习俗，总如静水深流，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
下来”[1]259。迟子建在傅家甸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
里用文字复原了那个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鼠
疫中的人性之善恶，对傅家甸百姓在面对灾难时
的生理和心理表现、生活环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
描述。作品中不但有对死的无奈和惋惜，更有对生
的希望与美好的情愫。 

一、对人性之恶的温情关怀 

    人之初，性本善。然而，在现实的利益、灾

难面前，人性也会变得丑恶。自私贪婪的周耀

庭，作为禁烟所的成员，周耀庭在抓住假扮乞丐

的烟土贩子时，没有秉公执法，而想着鼠疫后将

烟土拿到妓馆讨点银子花，为了顾维慈手中的一

个龟形银盒去查封善济药房，又因好色被药房老

板打掉一颗门牙，捆着手脚、露着半截惨白的腰

像垃圾一样的扔到了大街上。作为儿子，母亲去

世时不回家吊唁，在禁烟所的房子被征用后迫不

得已才回家。他对父亲周济、哥哥周耀祖和侄子

喜岁的死是“鄙视”的，在他看来，最珍贵的就

是自己的性命和银子。人性中的自私、贪欲在周

耀庭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像是深埋于他心底

的炸弹，给一个“导火索”就会引燃，造成损人

不利己的结果。迟子建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从

没有见过狰狞的鬼，却见过狰狞的人，我想世界

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总有善良的一面在不

经意中被挖掘出来”[2]239。迟子建对翟役生的人物

塑造即是如此。他十几岁进宫做了太监，本以为

可以熬出个模样，出人头地，不料却被李太监当

作猫让他抓老鼠来讨好上司，后又因感情遭李太

监嫉妒陷害被打折了一条腿逐出宫。父母被火烧

死，妹妹被卖到妓院，命运的坎坷让他弯下了

腰。幸而有金兰的安慰，把他当做男人一样看

待，给了他心理的慰藉。然而金兰也在鼠疫中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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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他，“翟役生的腰，就像被大雪压弯的树，

又佝偻下来了……他摇着头，呼唤着金兰的名

字，眼里泪光闪闪”[3]101。在自己爱恨交织的世界

里，在长期的压抑、不被尊重的生活状态下，翟

役生盼望着死亡，盼望着人类灭绝，对生活的彻

底绝望，让他认为天下是坏人的，好人永没有舒

心的日子，他以无赖的姿态轻贱着这个世界。对

于翟役生的人物性格特征，迟子建用一种人文关

怀的温情的批判力量对待他人性中“恶”的一

面，给予他更多的宽恕，让翟役生的身上留存了

一些善良的东西。 

“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么一种

尴尬的状态中：既不是大恶也不是大善，他们都

是有缺点的好人，生活的有喜有忧，他们没有权

也没有势，彻底没有资本，他不可能做一个完全

的善人或恶人，只能用小聪明小心眼小把戏以不

正当的手段去为自己谋取利益”[4]。纪永和，作为

经营粮栈的商人，“唯利是图”可以说是他的代

名词。他无耻、奸诈、自私贪婪、视财如命，不

惜重金从青云书馆赎出翟芳桂后仍逼着她接客，

从未把她当做自己的妻子看待，动辄恶语相向、

拳打脚踢。在利益面前不顾礼仪道德，甚至为了

囤积大豆在鼠疫后卖个好价钱，和义泰号掌柜贺

威签订了“典妻”的合约。纪永和人性中恶的一

面在鼠疫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他也因鼠疫的侵

害失去了生命，自私、贪婪在这里就毫无意义与

价值。然而迟子建对他的恶行还是抱以宽容的态

度，用温情的语言描写了纪永和死之前的生命状

态以及对生的渴望，表达了对人性之恶的温情关

怀，温柔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关爱、对

生活的希望：“他的枕头底下的两颗一红一黄的

豆子，像一双未惹尘埃的眼睛，那么的明媚和纯

净”[3]157。 

二、对人性之善的温暖坚守 

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没有极善之人，也没有
极恶之人，她擅长用恶与丑来反衬真善美。赶车
为生，忠厚老实的三辅炕客栈的老板王春申，家
有一妻一妾，她们断了王春申的财路并光明正大
的在客栈同他人偷情。因此，王春申对于家庭的

情感是冷漠的、麻木的。鼠疫的到来让妻子吴芬
的情人巴音去世，王春申并没有像平素一样厌恶
巴音，反倒表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怜惜和心疼。在
吴芬染上鼠疫去世后，他的心里念及的是吴芬对
他的好。对于吴芬和巴音，王春申表现出了人性
的善良和宽容。知道鼠疫是巴音从满洲里带到傅
家甸的，最惊恐的莫过于王春申了，但他不是为
了自己，而是为好心帮他给吴芬送葬的周耀祖和
张小前，还有他心爱的黑马。作为一个普通的底
层劳动者，王春申有着超脱世俗的思想境界，他
用自己的宽厚和善良捍卫了生命的尊严。对于妾
金兰，他的感情由生前的厌恶变为死后的谅解。
他也十分憎恨金兰的情人翟役生，若他没有去防
疫卫生局报告，金兰和儿子继宝就不会死。但当
他看见落魄的翟役生时亦原谅了他，与他把酒言
和。从王春申身上，我们可以看出面对灾难、不
幸时，小人物选择用平和之心直面灾难带来的痛
苦，顽强而坚韧地活着。他对演员谢尼科娃的情
感，对黑马的疼惜，对金兰、翟役生的厌恶和谅
解，对继英生世的接受，都展现了平凡生活中小
人物的悲欢离合，他们坚韧、顽强、热爱生活，
再大的灾难也不能将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毁灭，即
便是绝望，也有生的意义和希望。 

“宁折不弯”之人傅百川和秦八碗，他们分
别是鼠疫中“仁”与“孝”的代表。从道义上讲，
作为商人，傅百川并没有乘机哄抬物价，而是主
动降价百分之二十，雇人做口罩给大家，并且熬
制中药免费发放，积极为抑制疫情出钱出力。从
情感上看，作为丈夫，为了不刺激疯癫的妻子苏
秀兰，他决定不再讨女人，对于于晴秀的情感也
是止于心底的关怀。对于现实生活的痛苦和损
失，傅百川仍能淡然地接受且以一种超然的忍耐
面对生活的不幸，平和从容地对待灾难。孝子秦
八碗和母亲逃难到傅家甸，因鼠疫的爆发不能将
去世的母亲送回老家安葬，自行剖腹随母亲而
去。在鼠疫的扩张蔓延中，人们生活艰难，死亡
无处不在，面对残酷的现实，大多数人都渴望继
续活下去。秦八碗的死亡令人哀叹之余感到深深
地惋惜，即使是灾难也无法让秦八碗心中的信
仰、对母亲的孝顺改变，他用生命践行和遵守了
人生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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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死亡的温情诠释 

生与死的话题始终贯穿文学，每个对人生命
有着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的作家，通过作品将他对
生与死的看法诉诸字里行间。迟子建的小说在反
映百姓日常生活的同时，加入了她对生活的思考、
对生与死的体验与感悟，她用温情的语言写出了
对生死、对人性的认识。 

“在疾病和天灾面前，中国百姓的隐忍、坚
韧，没人能忽视它。一个个个体的坚韧，构成群
体的坚韧。灾难是人性的试金石。我试图用文学
的手段，把置身灾难之中的中国人的活力，死亡
阴影下的不屈，对温暖、对生存永恒的渴望呈现
出来”[5]。迟子建的作品中，有许多对死亡的描
述，在《亲亲土豆》、《树下》、《一匹马两个人》、
《雾月牛栏》等作品中，她对死亡的描述不是恐怖
与绝望的，而是充满温情的。如在《亲亲土豆》
中，以种土豆为生的农民夫妻秦山与李爱杰，丈
夫秦山得了癌症要到哈尔滨求医，因无钱医治又
得为妻子今后的生活考虑，秦山瞒着妻子离开医
院回家进行保守治疗，不久病逝家中。在小说的
最后，一颗土豆从山坡滚下来到李爱杰的脚下，
丈夫与妻子的朴素感情得到了升华。在《白雪乌
鸦》中，爱傅家甸爱的最瓷实的周济一家，在鼠疫
爆发期间，将自家的点心铺子改为厨房为防疫站
做饭送饭，虽然处境危险，但他们的心境却是明
朗的。在周济的孙子喜岁眼里，“埠头区是刀马
旦，热闹华丽，一亮相就能博得满堂彩；新城区
呢，是唱悲戏的生角，安闲气派，韵味十足，却
有股说不出的忧伤。而陈旧凌乱又有点肮脏的埠
家甸，就是鼻梁上涂了白的丑角，自在舒适，让
人欢喜”[3]26。他喜欢丑角，因为丑角能给人带来
欢乐。他用儿童单纯善良的视角看待灾难，碰到
出殡的和街头的死人，他不敢靠前，眼泪会不由
自主地流下来，与翟役生的欢欣鼓舞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越来越多的死亡让他渐渐成长，向往生
命、向往自由。后来送灶神时，喜岁因去火车上
找干草上了防疫站的车厢，回家后周耀祖留了个
心眼让他和自己睡在伙房，可第二天一早，周济
发现他们时，他们已经病得不轻了。为了不让媳
妇于晴秀和孙女喜珠染上鼠疫，周济将门反锁
了，祖孙三代去了另一个世界。在生与死之间，

他们选择用死亡来保护亲情。在这里，迟子建用
温情的笔触关照“死亡”，以此来展现人性中的
美好特质：温暖与关爱。 

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不但写出了灾难给人
们带来的恐惧与绝望，更是用温情的笔触写出了
人们对生的希望。文中王春申加入抬埋队后，天
天送死人出城，看着坟场排成溜的棺材，怕自己
哪天也成了其中一份子，那就再也不能吃饭了，
只有拼命地吃东西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刺骨
的寒风，廉价的棺材，草席裹着的尸体，暴露在
天光下死者的脸，”[3]26 都让人觉得触目惊心，而
坟场上一溜的“多米诺骨牌”似的棺材更让人绝
望。“先前在坟场上空飞翔的麻雀，一只都不见
了，可是有几只乌鸦，却无所畏惧地下来了。它
们落在坟场上身披黑衣，端端立着，好像要为这
些无辜的死者，做最后的守灵人”[3]221。在这里，
迟子建不是单纯地叙述灾难，而是通过这样的硬
冷透视生的坚韧，显示生命力的顽强。“我要拨
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
将那些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1]259。
她“忧伤而不绝望”地书写死亡，用温情的笔触
写出人们对温情的渴望，展现人性的美好与温
暖，即使是描写苦难与死亡，也不会让人感到彻
底的冰冷与绝望，而是给予人们灾后重生的希望。 

四、对生的希望的书写 

在创作中，迟子建以女性的视角细腻地向我
们展示了人性在面对灾难时所表现的坚韧。本书
中命运最苦的算是翟芳桂了，她的生活史可以说
是一部“灾难史”。一个夏日夜晚，信奉基督教
的父母亲被义和团放火烧死在家中，她因出门去
河边洗头逃过此劫，却被邻家开油坊的张二郎强
奸逼婚，张二郎遭意外死后又被张三郎赶出家
门，到长春投奔亲戚却被骗卖到青云书馆做了妓
女。然而在受尽种种不幸与摧残之后，她仍以平
和之心面对生活。“她的天下，是靠温顺打出来
的。一旦想明白了自己这一生不会有太好的日子
了，翟芳桂也就安静下来了”[3]15。她坦然面对命
运带来的种种不公，接受了严峻的现实，将人生
的哀痛看成平常普通的生活，把生的不幸转化为
活的力量，继续生活。翟芳桂对爱情仍是充满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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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她钟情于年画中的门神，每年都会买一张
放在枕畔以求心安。常想要是跟了门神一样的男
人，即使做门槛被踏也心甘情愿，她把少女美好
的情感寄托在了门神身上。而鼠疫让翟芳桂的命
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欺负她的纪永和死了，她
成了粮栈的主人，糖果店老板陈雪卿死之前将儿
子和糖果铺子都交给了她，她也得到了自己的爱
情，将要成为忠厚老实的鞋铺老板罗扎耶夫的妻
子。所有的不幸与苦难都成为了过去，她同时得
到了物质与精神的青睐，过上了普通平凡的日常
百姓生活。 

开点心铺子的于晴秀是一个有才有德、眉目
清秀的女性。鼠疫爆发后，她将点心铺子改为厨
房为防疫站的人做饭，挺着大肚子赶制口罩，为
抑制疫情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鼠疫让她的公公
周济、丈夫周耀祖、儿子喜岁失去了生命，留下
她和女儿喜珠承受苦痛。她并没有被打倒，而是
用普通人少有的超然，从容、坚强地活着。她的
肚子里孕育着周家的另一个小生命，一个喜岁死
了，另一个“喜岁”诞生了，生命就这样延续了
下去。于晴秀一个人操持点心铺子，照顾一双年
幼的儿女，还收留了同样失去亲人、无依无靠的
胖嫂，胖嫂也在她生产之后尽心尽力地照顾。于
晴秀用自己的坚韧撑起了整个家，她以女性的柔
美、母爱的伟大延续生命、肩负起了命运中的磨
难和不幸，她以宽容的方式、乐观积极的态度对
待灾难。春回大地时鼠疫结束了，她才在酒后敞
开心扉大哭了一场。评论家谢有顺说：“适应的
生活、美好的人性、朴素的情感、对艺术与美的敬
诚等，而这些恰恰是支撑人活下去的动力”[6]。灾难

带给了人死亡与苦痛，却也让活着的人更加珍惜
生命，相互依偎，互相扶持，在彼此的不幸中解
救对方，得到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迟子建在平
凡人身上寻找着温情与美好，诠释了她们生的价
值和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于晴秀的人物塑造
或许就是迟子建自己，她在于晴秀身上寄寓了她
死去丈夫的悲痛，也展现了她对死亡，对生命的
认识和理解。 

《白雪乌鸦》以“鼠疫”作为“外壳”，内在
地描绘了普通百姓“非常态”的日常生活。迟子
建在温情地批判人性中的恶与丑、描写人生不幸
与悲哀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人性真、善、美的挖
掘和探索，努力寻找一种力量，让人性在精神世
界获得抚慰和情感的引渡。在迟子建笔下，人性
中的善良与美好战胜了自私与贪婪，她用充满温
馨和温情的话语来诠释人生的苦难，书写人性的
坚韧，把灾难中的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对温暖、
对生存永恒的渴望呈现了出来，从不同的维度体
现了一个作家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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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Humanity and Kindheartedness in Chi Zijian’s The Snow C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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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now Crow describes the abnormal daily life of common people, which happened in a plague in 

Harbin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author, Chi Zijian, shows the character´s human nature, virtue or vice, beauty or 

uglines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lague and in the end of the disaster. With the soft words, she reveals people´s 

sufferings and indomitable spirit in the disaster, and particularly their longing for warm affection and permanent 

life. The author expresses the humanistic concern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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